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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专访重走长征路的环球旅行家邹玉麟

走进邹玉麟位于河北廊坊燕郊的寓所，茶几上摆放着泛黄的笔记本与斑驳的老照片，记录着
他40年前在长征路上的见闻。当时，31岁的成都小伙背着行囊，从江西南昌出发重走长征路。历
时两年零两个月，途经22个省、368个县、千余个村镇，足迹遍布红军长征曾经走过的每一片土地。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40年前的旅程，邹玉麟感慨万千。“当年我为追寻
先烈足迹踏上长征路，此后40年间，我不止一次重返当年走过的地方，每一处都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或是产业飞速发展，或是生态山清水秀。我渐渐明白，‘长征’的行进方式变了，但长征精
神始终激励着每一个人不断向前。”

行路
探亲途中 寻得红军行经新线索

重走长征路出发地选在江西南昌，这里是初唐四杰
之一王勃笔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更是军旗升
起的地方、中国工农红军的源头。

受当年交通条件限制，邹玉麟从成都出发，辗转重
庆、武汉，历时5天，于7月20日抵达南昌。“到了南昌，我
的实地考察正式开始。”邹玉麟在南昌停留12天，拜谒方
志敏烈士墓、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参观朱德旧居、南昌
起义指挥部旧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等点位。

邹玉麟是幸运的，1987年恰逢纪念八一南昌起义60
周年，纪念馆也完成局部整修。7月29日、30日，他几乎
整日泡在纪念馆内，拍摄照片、抄录历史文献，三餐常常
等到闭馆之后才一并解决。“我在馆内抄录了不少起义
前中国共产党人往来的电报等文献，这也是我在考察路
上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

离开南昌后，他一路前行，先后途经福建、广东、湖
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行走在红军曾经
踏足的土地上，一段段珍贵史料是对他的馈赠，而路途
上的重重艰难，也持续考验着这名四川青年的意志。

1988年 2月 10日，距离农历春节还有一周。这天，
邹玉麟从云南、四川交界处的皎平渡出发，向四川会理
县通安镇行进。当日中午走到半路，他饥渴难耐。“水早
就喝完了，沿途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头昏脑涨、浑身酸
疼，一度想放弃。”此时邹玉麟发现路边有泉水，正要上
前取水，幸亏路过老乡提醒，此处泉水碱度很高，贸然饮
用会损伤身体。直到当天夜晚，他住进通安镇的旅店，
老板为他煮了一碗四川红油面，他顾不上烫嘴，狼吞虎
咽地吃完，“真香啊！”

“发扬红军精神，实现理想目标。”这是出发前，云南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负责人赠予邹玉麟的题
词。“和当年的红军前辈相比，我眼下吃的苦不值一提。
我一定要坚持走完这段路。”

随后，邹玉麟抵达四川省会理县。按照当年红军长
征路线，他本应继续向北前往德昌县，但打算绕道去往
会理县西北部的米易县。一来临近春节，二来邹玉麟的
表哥在米易生活，想顺路探访亲人。不曾想，这次无心
之举带来意外的发现。

2月 14日，邹玉麟抵达米易县表哥家中。得知他此
行的目的，表哥一家十分钦佩，表嫂特意购置鸡鸭鱼肉
为他调养身体。出发半年多，能在重访长征路上与亲人
吃上一顿团圆饭，让他的身心都得到休整。

休养数日，邹玉麟继续研读长征史料。读到李一氓
所写《从金沙江到大渡河》时，他生出疑问：文中记载，红
军当年沿着安宁河左岸向北行军，米易县城正位于安宁
河左岸，难道红军长征曾经途经这片土地？为何当地并
无相关记载？

原来，米易县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会理县、德昌县析
出部分乡镇合并组建，早年资料留存不全。但是邹玉麟
没有放弃，此后 30 年他不断搜集红军到过米易县的线
索。二次重走长征路时，他再访会理，在会理红军长征
纪念馆看到一张《中央红军过凉山北上示意图》，图中标
注四条行军路线，其中一条主力线路途经位置，恰好落
在今米易县南厂村古道东四路。同时，他也在萧锋《长
征日记》中找到了支撑红军曾途经今米易区域的史料线
索。他将找到的线索整理完毕并上交，为这段红色历史
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

薪传
信念长存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能够两次踏上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道路，跳
出书本上的文字记述，亲身走进雪山草地、穿行山
川峡谷，体会先烈当年的艰难困苦与坚守担当，我
是幸运的。”时至今日，邹玉麟依旧被红军的坚定
信念打动，将其视作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邹
玉麟看来，长征最核心的力量，就是信念。红军在
缺衣少食、强敌围追堵截的绝境下不曾放弃。这
份精神不只是封存的历史记忆，更是普通人面对
磨难时的精神支撑。

“重走长征，不仅是简单复刻当年行军路线，
更是铭记红军信念与长征精神，将其转化为奋进
的勇气与行动，激励一代代人不惧艰难、奋勇向
前，走好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长征路’。”说着，邹玉
麟把记者引到寓所窗前。“站在这里，就能看见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窗下的京榆大街是燕
郊主干道，寓所西南侧便是京唐城际铁路燕郊
站。邹玉麟介绍，燕郊站已于2022年年底投入运
营，当地居民往返北京、唐山出行十分便捷；北京
地铁 22号线计划年底投运，地铁站紧邻火车站。

“燕郊通勤族出行更方便，不用再挤公交。高铁连
通唐山，也让区域产业往来更加顺畅。附近还有
北京潞河中学三河校区，优质教育资源落地，未来
燕郊会越来越好。”一条条轨道交通打破地域阻
隔，串联起城镇与都市；优质公共服务持续落地生
根，这片土地升腾的生机，正是新时代新征程里鲜
活的图景。

沿京榆大街向西，便是通州区。上世纪80年
代邹玉麟初次踏足这里，此地还叫通县。2005
年，他曾在通州短暂定居。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
规划建设已满十周年，日新月异的面貌令他惊
叹。闲暇之时，他常到大运河畔散步，看两岸草
木葱茏、新城风貌徐徐铺展，静静感受副中心蓬
勃跳动的发展脉搏。在他眼中，千年运河奔流不
息，恰似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这片土地翻天覆
地的变化，正是无数人接续拼搏、走好新时代长
征路的生动体现。

邹玉麟说，长征胜利90载，长征从未走远，长
征精神也从未走远。它跨越时间、跨越空间，持续
感召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奋进，奔赴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远征。

重访
再踏故地 见证红色文脉赓续

2017年7月，距离邹玉麟初次重走长征路整整
30年，他再次出发。沿着当年走过的长征路、建军
路回访红色遗迹，昔日乡间小路、低矮民房，变为宽
阔大道与楼房，他收获全新感悟。同时借助互联
网，搜集散落在各地的红军故事。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
是扎西会议召开地。

1988年 1月，邹玉麟在威信停留一日，参观扎
西会议纪念馆，考察当地游击队历史。去年年初，
纪念馆负责人向邹玉麟补充了一段暖心史实——

“一条棉被”的故事。
1935年2月7日，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率部

队抵达威信县天蓬寨。百姓为躲避战乱进山，村寨
内空无一人。这时，徐策隐约听见路旁茅草棚传出
虚弱呻吟声，循声查看，发现一名产妇即将临盆。
产妇身下铺着干草，身上只盖着单薄布单。徐策立
刻命令卫生员为产妇接生，一名男婴顺利降生。为
抵御严寒，徐策将唯一一条随军棉被赠予这家人。
男婴名叫熊正林，今年91岁。这条棉被陪伴他度过
一个又一个寒冬，熊家也日渐兴旺，如今已是41人
的大家族，徐策却在这年7月的战斗中牺牲。

这条棉被的被面缀满补丁，被芯填充碎布与棉
絮。熊正林说：“现在被子很多，但哪一条都不如红
军送的那条温暖。”棉被破了就补，反复修补，实在
无法再使用时，他仍舍不得丢弃，1976年将其捐献
给扎西会议纪念馆。

首次到访威信时，时任县委负责人为邹玉麟题
词：“沿着红军路 学习好传统”。如今他数次重返
威信，看到当地把红色文化打造为核心名片，发展
研学、特色农业等产业。这座素有“鸡鸣三省”之称
的小城，日子越过越红火。邹玉麟感慨：“他们才是
把红军优良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的人。”

贵州遵义，同样给邹玉麟留下深刻印象。1987
年12月13日夜，邹玉麟冒着大雨进入遵义城。此
后十余天，他在遵义实地考察遵义会议会址、娄山
关、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等点位。30年后再访遵
义，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已是热门红色景点，每逢
暑期客流高峰，馆内游人如织。当地百姓没有淡忘
红军长征故事，这段厚重历史已经成为城市名片。

初心
一卷红星 点燃徒步求索之志

1986年 5月，第二届北京合唱节的舞台上，四川
广播合唱团里站着一位来自成都的年轻人——邹玉
麟。这一次，他和队友捧回专业组比赛二等奖的奖
杯。聚光灯下掌声如潮，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站
在合唱团里的文艺青年，一年后竟背起行囊，踏上一
条用双脚丈量中国革命史的漫漫长路。

那时的邹玉麟，是成都无缝钢管厂的一名工人。
这家当时拥有过万名职工的工厂，是不少年轻人羡慕
的“铁饭碗”。他不仅在厂里担任共青团支部委员，还
曾获四川省青年歌手比赛一等奖，还是成都市第一支
电声乐队的鼓手。这位走在时代潮头的“时髦青年”，
心底却始终燃着另一团火。

这团火，源于一本书。
上世纪80年代，邹玉麟读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名外国青年，能够跋山涉水
深入红军根据地实地考察，把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讲
给世界。合上书卷，邹玉麟心潮难平：作为中国人，为
什么不能亲身走一遍、看一看？

当时信息渠道远不如今天发达，人们对这段历史
的了解，大多来自有限的资料。邹玉麟在共青团岗位
上接触了不少年轻人，他深感遗憾：不少青年对长征
等党史了解不深，但又十分向往；亲历长征的老战士
年事已高，许多鲜活细节正被岁月冲淡。一个念头在
他心中逐渐清晰：亲自徒步走一趟长征路。

他把想法写成报告：《追求当代青年理想 徒步考
察中国革命史》并郑重递交厂党委，他还主动提出自
费出行，独自走、亲眼看。报告最终获得了支持。

准备出发的日子里，他遍览相关史料书籍，并利
用春节假期前往云南。在丽江，纳西族老人给他讲述
红军往事：贺龙的队伍抵达丽江，先头部队购买草鞋，
用银元足额付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国民党口中
的红军完全不同。在中甸烈士陵园，看到牺牲红军师
长的墓碑，想到革命胜利之时，他们却没能亲眼看见，
邹玉麟落泪了：“难道现在的人不该常来纪念他们
吗？”正是这次云南之行，让他坚定了走完长征路的决
心；更重要的是，他借这段旅程检验自己：倘若这一段
路都难以坚持，又怎能走完长征全程？

为筹措路费，他卖掉心爱的钢琴；父亲被他的决
心打动，决定支持他。1987年7月，邹玉麟怀揣地图、
收音机、简单的衣物，从江西南昌出发。此后两年零
两个月，他走过22个省、368个县、1000多个村镇。“红
军在我心中早已化为一种精神符号。我再苦，也远不
及他们当年所受的苦难。”他给自己定下铁律：无论刮
风下雨，每日必须上路。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戬

提起长征，脑海里先会浮现课文里的一幕幕：《丰
碑》中冻僵在风雪里的军需处长，《金色的鱼钩》里舍
己为人的老班长，还有《倔强的小红军》干粮袋里那一
块牛膝骨。很长一段时间，长征于我，是教科书里厚
重而遥远的篇章，是雪山草地间惊心动魄的一段往
事。直到采访邹玉麟，循着他四十年不间断的追寻回
望红色征途，我才渐渐读懂：长征从未走远，它从不同
层面、不同角度，持续影响着这片热土上的每一代人，
乃至每一个普通人。

邹玉麟以双脚丈量长征路线，穿行山野寻访见
证、打捞散落的史料，用数十年的执着接续先辈足迹，
这是属于他的长征。再回望当年红军途经的土地，昔
日闭塞贫瘠的乡镇早已摆脱贫困，不少地方用好红色
资源，发展红色文旅、研学游学，蹚出一条长远的发展
路子，这是一方土地的长征。今天的年轻人，不必再
攀险峰、过草地，但我们依然有属于自己的漫漫征途。

放眼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清波永续，城市绿
心草木葱茏，运河商务区高楼错落，一条条轨道织密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交通网。从旧日通县到拔节生长
的千年之城，日新月异的变迁，正是新时代奋斗者写
下的答卷。九十载岁月流转，信仰的火种始终滚烫，
照亮我们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走好每个人的“长征”
张群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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